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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

诗诗 歌歌

付以俊

每一个石油人心中都有一首关于石油
的歌谣，它们或激昂深沉，或悠扬欢快。而
我心中那首关于石油的歌谣，源自哪里？当
我试图穿过岁月的尘埃寻找时，就看到父亲
的身影清晰地显现出来。那么久了，他还在
那个叫记忆的地方，并未走远。

我最初关于石油的歌谣，都和父亲有
关。这个一辈子与石油打交道的男人，一生
辗转数个油田。他的每一次奔波，脚下沾染
的都是找油的风尘；他的每一次诉说，都是
关于石油的故事。那时的父亲，在我眼中，
其实就是石油的代名词。

正是在这种耳濡目染中，那颗关于石油的
种子，在我的内心深处播种，直至萌芽开花。

18岁那年，我来到河南油田炼油厂工
作。我清楚记得，自己是穿着父亲的蓝色旧
工衣走进这家工厂的。这家管线纵横、炼塔
耸立的工厂，没有井架采油树，没有荒原旷
野。它们有别于父亲给予我所有关于石油
的想象，但依然与石油有关。在这个和炼塔
有关的岁月里，我听到的是关于石油的另一
种形式的歌唱。这种歌唱，或许没有父辈

“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迈，也没有“天当床
地当房”的洒脱，却是属于我和石油的歌唱。

我记得刚到厂里的第一个班，正是夜
班。繁星点点，夜色笼罩。炼塔橘黄色的灯
火散发出炫目的光芒，它们和繁星交相辉
映，将整个装置渲染得流光溢彩。高耸的炼
塔，纵横的管线，轰鸣的机泵，这一切都带给
我新奇的感受。那个晚上，我跟在师傅王朝
阳后面，不停地问这问那，兴奋之情溢于言
表。多年之后，这种新奇的体验，还依然在
我的内心深处涌动。

我在这家炼油厂工作了20多年，白班、
中班和夜班，走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也带走

青春年少的时光。炼塔和那些陪伴炼塔的
人，给了我无尽的灵感。

我想起那首叫《炼塔》的小诗。“你的高
度，定格我仰视的目光；你的伟岸，坚定我执
着的守候；和你相依相伴，同守日出日落，季
节的变换，不能更改屹立的虔诚”。这是我写
给师傅的。当年像我这般年纪的时候，他就
来到了工厂，一干近40年。当我问他苦不苦
时，他微微一笑，“习惯就好了”。我想起那个
略带羞涩的炼油女孩李珍。她大学刚毕业就
到工厂了，曾经为单调而平凡的工作苦恼，没
有了方向。有一天夜班，正是困意袭来的时
候，她走出操作室，无意中抬头望向星空，看
见一颗颗星星在各自的位置上，相互照耀，发
出炫目的光芒。“原来星星也可以这么美丽，
那一刻，我心里一下释怀了。”她说这些话的
时候，身穿蓝色工衣，头戴橘红色安全帽，脸
上已完全没有了学生的稚气。

高耸的炼塔，见证一代又一代人的青
春。在炼塔下，从青年、壮年到老年，我们完
成一个个人生角色的转换。我的师傅，从这
家工厂退休后，就离开了炼塔，离开朝夕相
处的装置。我记得他走之前，拍着我的肩膀
说：“好好干。”而李珍，早已为人母，有一天
我看到她和她的孩子走在一起，满脸幸福的
笑容。这成为她扎根这家工厂的岁月见证。

身边的人，无论是熟悉还是陌生的，他
们和所有平平凡凡的石油人一样，在石油的
天空下，用青春相守望，在奋斗中老去。在
一场又一场的石油接力中，续写石油的芳
华。

因为那份虔诚的守候，这么多年过去
了，那首叫《炼塔》的小诗，依然在心底清晰
地流淌。曾经，在父辈的歌声中，我们走进
石油；现在，在父辈洒过汗水的石油土地上，
我以贴近石油的方式，将那些关于石油的梦
想延续。

李高峰

2008年2月，我的儿子出生。适逢奥运
年，那批出生的孩子都被亲切地称呼为“奥运宝
宝”。于是，儿子的同龄人当中，有叫奥运、奥林
的，甚至还有叫匹克的。其中热爱，溢于言表。

2015年 7月 31日，北京获得2022年第
24届冬奥会举办权。儿子对冬奥会的期盼
向往从此开始，小小年纪便立下雄心壮志，
要去现场观看冬奥会，买门票就用自己积攒
的压岁钱。当时，才上小学二年级的他，加
入了学校的足球队，在多次比赛中取得不错
的名次，还获得了最佳射手称号。儿子突发
奇想，要是冬奥会有冰上足球就好了，他觉
得自己可以大显身手，可查遍比赛项目，只
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中原腹地，冬日暖阳难得下雪成冰，可
儿子对冰雪的热情丝毫不减。寒假期间，听
说附近的神农山景区建设人工冰场，开设了
滑冰项目，吵闹着非要去。在教练的陪同

下，儿子开始了艰难的滑冰之旅，摔跤自然
是家常便饭，疼得掉眼泪，可他天生不服输，
很快掌握了滑冰的分解动作和基本要领。
两天训练下来，他自己完全可以从高坡撑着
冰杖，保持重心平衡，独立滑下来。

回到家中，学会滑冰的儿子，情绪格外
激动，眉飞色舞地向我讲述他的滑冰经历。
看来，冬奥会的申办，让冰上运动“飞入寻常
百姓家”，走进这些孩童的日常生活不再是
遥远的梦。

转眼儿子14岁了，原本按照他的计划，
今年北京冬奥会要去现场观赛。但由于疫
情的缘故，无法实现了。虽然有一点小遗
憾，但坐在电视机前观赛的他，依然很兴
奋。这届冬奥会的两名中国选手谷爱凌、苏
翊鸣都是儿子喜爱的运动员，看到他们拿到
金牌的那一刻，他高兴地蹦了起来。他说赛
场上专业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很值得学习，自
己也要继续练习踢足球和滑冰，早日实现自
己的“冰上足球”梦想。

家乡的湖
（外一首）

纪良英

千顷衡水湖是巨大的眸子
水草是她长长的睫毛
湖心岛是她黑黑的瞳仁
而满池汪洋是她深邃包容的眼神

引一叶小舟
在你的波光流转里穿行
大水苍苍 芦苇茫茫
金色的阳光羽箭般扑面而来
一只白鹤在岸边顾影自怜
花鲢和白鲫上下翻飞
掀起粼粼波纹

远处，渔娘踏歌而来
野鸭们忽地齐齐转身
在湖面上凌波微步
画出一道道长长短短的直线
风起处，大大小小的水珠
在油汪汪的荷叶上
摇摇晃晃

这是我的家乡 我的湖
初春的水面，冰雪消融
深秋的清晨，日月同辉
有荷叶田田，有水天一色
有华北平原的大风猎猎
有江南水乡的水汽氤氲
有我的父兄，沉静如泥
有我的姐妹，花团锦簇

莲 蓬

以莲座为基，绿芯为梁
你筑起一间间精巧而坚固的小房子
屏声静气，巧躲妙藏
然后张开一盏盏黑幽幽的眸子
静观外面的风风雨雨

而你，曾是荷花嫩黄色的心房
青涩时，受困于淤泥里
为烈日的炙烤而惊悸
终于，在最美的年华
勇敢绽放惊心动魄的爱情
那么美丽，那么骄傲
当绚烂退却
你把爱情隐藏起来
以一种最简单的姿势
筑爱为巢，抱玉含珠

倾城而出滑雪去

王晓静

在北国的冬天，若说雪最青睐哪座城市，
除了东北三省，大概要属位于齐鲁大地东北角
的威海了。威海俗称“雪窝子”。在这里，雪是
城市的骄子，城市是雪的巢窠，雪来到这里，就
是回家了。

大年初一，开门迎雪。大片的雪花花瓣一
样飘飘洒洒，不疾不徐、不急不躁，轻柔里蕴含
着力量，绵密里飞扬着洒脱，清冽里吐露着春
意。一盏茶的工夫盈天接地，白茫茫大地一
片。

同学晓宇约我去滑雪场滑雪。晓宇说：
“今年受冬奥会影响，威海滑雪的人特别多，几
乎倾城而出，不是在滑雪就是在去滑雪的路
上。”

威虎山滑雪场依山傍海，是威海周边地区
雪道较长、规模较大，坡度最适合初学者的滑
雪场。我和晓宇就驱车去了那里。

滑雪分单板和双板。初学者普遍选双板，
感觉站得稳当牢靠，安全系数高，在没有人陪
同的情况下，还可以借助手杖的力量向前尝试
滑行，不像单板，站在上面总担心掉下来。对
于滑雪，我是菜鸟，为了求稳选择双板。

一进滑雪场，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晓宇那句“几乎倾城而出，不是在滑雪就是在
去滑雪的路上”并非虚言。

色彩斑斓的滑雪服像雪地上盛开的七色
花，鲜艳又炫目。欢笑声和惊呼声在我耳边飞
来飞去。由于大家都穿着滑雪服，戴着护目
镜，我只能从身形上辨别成人和儿童，对成人
的年龄我也拿不准。正琢磨呢，晓宇问我：“看
见刚从坡上冲下来的那位没？你猜他多大年
龄？”说实话，眼前热闹喧嚣的景象已经让我目
不暇接，我隐约记得刚才是有个身影从眼前闪
过去。晓宇指着远处说：“老爷子七十岁啦，从
威海有滑雪场的时候就开始玩了，不折不扣的
滑雪界扛把子。”那是位个头不高、身形矫健的
老人，已经在准备第二次俯冲了。

坡是滑雪场上最陡峭的坡，在场地西南
角。老人调整呼吸，箭一样飞下来，在地势起
伏的雪道上忽隐忽现，滑到我眼前的时候，就
觉一阵冷飕飕的寒风贴着我耳边飞过。人群
中也发出一阵欢呼声。

大多数年轻人是滑雪场的常客。他们一
会儿像燕子一样翻飞，一会儿像鹰一样俯冲，
动作干净利落，转身回头间就显出和初学者的
区别了。初学者眼睛是不会拐弯的，只盯着前
头。

孩子们弓着身子，小心翼翼，可还是会摔
得四脚朝天。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雪，竟又踉踉
跄跄地滑起来。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小朋友，脱
离大人的保护独自滑雪。滑板被他驾驭得仿
佛和脚长在一起。他灵活地晃动双臂左右摇
摆，引来一片啧啧声。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啊！孩子们像极了我们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
墩”，也一定会成为参与我们国家冰雪运动的
新一代。

经过若干次摔打，我也能在晓宇的帮助下
滑上两三米。不过“拐棍”一撤，我很快就屁股
着地。想想我们国家的职业滑雪运动员真是
了不起。他们肩负着为国争光的使命，要经过
多少次摔打和磨砺才能站上世界之巅啊！

冰雪童年

赵盛基

冬奥的冰雪有一股魔力，牵动着
我回到了童年的冰天雪地。

我的童年在乡村度过，那时候，
雪比现在下得大，沟壑里常常积雪几
尺厚。下雪天是村民们难得的打牌
下棋休闲日子，更是我们小朋友与雪
为伴、不愿回家的时光。堆雪人、打
雪仗是我们常玩的游戏，滑雪、溜冰
是最爱的运动。

雪还没停，我就跑出家门，约上
几个小伙伴到野外的山坡上滑雪。
寒冬枯槁的山坡完全被大雪覆盖，天
地间一片苍茫。我们爬到顶端，或
蹲、或坐、或躺，顺着山坡往下滑。厚
厚的积雪被压得“吱吱”响，是否压疼
了雪下的青草我们全然不顾。鞋就
是我们的滑雪板，手就是我们的滑雪
杆。大家一遍一遍地滑，直到满头大
汗，寒冷二字都躲得远远的。

不大工夫，山坡上就被我们压出
了一条条滑道。我们滑得更顺溜了，
就在各自的赛道上进行比赛，看谁最
先滑到坡底。当然，奖罚是必不可少
的，最后一名要被第一名弹“脑瓜嘣
儿”。赢了的开怀大笑，输了的当然
不服气，重新再滑，非要赢回来不可。

积雪持续十天半月都不会融化，
路人踩过的街道上结了冰，我们的雪
上运动就变成了冰上运动。

结冰的街道，行人走在上面需要
小心翼翼，我和小伙伴却把它当成了
开心的滑道。长长的冰道上，我们助
跑，然后双脚一前一后站立着快速向
前滑行，伸开双臂张牙舞爪地掌握着
平衡。摔倒是常有的事，我们不怕，
爬起来继续滑行。

有时候，父亲也会参与进来。他
不是自己滑，而是让我蹲下，面对面，
拉着我的双手，他向后退，牵着我前
行。细想以来，不仅是童年的滑冰，
成年后在生活上、工作上，做人做事，
父亲始终是个牵引者，更是个引路
者。

开心地回味刚闭幕的冬奥会，追
忆我的冰雪童年。开心的时候回忆
往事，一切都是开心的。

李 琰

“孩子，正值花样年华，又顺利奔赴学识之
路，今后四年乃至更久，将是你人生最关键的
时期。在你开学之前，爷爷想谈几点希望：一
定要早日入党……”

这是一封珍藏了几十年的信，是一位从事
纪检工作30多年的老党员退休之前写的家书，
字里行间满是沉甸甸的骄傲与期待，话里话外
尽是语重心长的教诲。写信人是我爷爷，收信
人是18岁的我。

从记事起，爸爸就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上班，每当我听到“大会战”“突击队”这些在当
时并不陌生的词语时，就知道，爸爸又不能回
家了。每次问爷爷，得到的答案永远是“这是
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油田工作。一起参加
工作的小姐妹积极申请入党，我没有行动。身
边的同事大姐连续十几年主动要求过年值班，
我有些不解。有一年，大姐的父亲因病住院，
大姐每日都要往返医院给老父亲送饭。恰逢
除夕，她依然主动要求值班，吃完年夜饭，又立
即回到工作岗位。我在想，她到底在坚守什
么？

2019年 8月，台风“利奇马”来势汹汹，抗
洪抢险一声令下，“我是党员我先上”成了冲锋
号，首批到达孤东海堤的油区卫士无一例外全
是党员。在堤坝上，风声压不住扛起沙袋的号
子，暴雨抢不过党员手里的铁锹；在指挥部，昼
夜奋战迎难而上的永远是党员干部，无数次集
结，调度沙哑的嗓音是最有力的喊话；在角落
里，麻袋是撑不住疲惫时最柔软的床垫。身边
的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纷纷签署了请战书，而
我作为群众只能留守在大本营。

这件事也深深震撼了我，让我对党员这一
身份有了全新的认知，开始仔细思考爷爷的那
句嘱托。2019年，递交入党申请书的那一刻，
我哭了。

2020年 1月，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30
名党员组成突击队进驻胜利油田中心医院负
责物资搬运、体温测量、分流医患和疏导交
通。“我是党员我先上”，在其他人闭门不出时，
护卫队员和医护人员一起，成为疫情最前沿的
逆行者，将背影留给了全市人民。

在河口疫情防控主战场，还有一群胸佩党
员徽章的蓝色身影。他们出现在高速路口、国
道边、小区门口等疫情防控卡点，看着他们坚
守岗位的忙碌身影，听着一段段抗击疫情的感
人故事，党员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丰满，慢慢
地和爷爷、爸爸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自此，实干、忠诚、奉献成了我的座右铭。
在中心党委的培养下，我逐渐树立攻坚克难、
敢打必胜的信心，参加技能比武提升自身本
领；尽职尽责，时刻保持工作热情，高标准完成
每一项工作任务；我开始学会，把自己所从事
的工作、所承担的责任，放到中心发展的大局
中去把握、去思考、去衡量，用自身的实际行
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2021 年岁末，当戴上党员徽章的那一刻
时，我才真正明白了爷爷留下那封信的含义。
我在心里，给爷爷写了一封回信：“党员，就要
用坚守书写最朴实无华的奉献。”

石油的歌谣

身边的人在石油的天空下，用青春守望，在一场
又一场的石油接力中，续写石油的芳华，唱响——

炼厂风貌 刘 斌 摄

一封珍藏在
心底的回信

儿子的梦想

散 文

散 文

物探员工破冰前行 张广虎 摄

来自爷爷的家书 李 琰 供图


